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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后沟古村比

城市多了一份清凉和静谧。在这个被黄土山

坡环绕的村庄里，大多数人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社火、庙会、祭祀等风

俗延续千年。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千年古槐

树下乘凉，耳边传来鸡鸣犬吠之声……

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像后沟

这样的村落众多。它们如同社会的基因一

般，记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风民俗

信仰。然而，在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城镇化

过程中，传统村落却在日渐凋零，建筑坍

塌、民俗淡化，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在岁月沧

桑中守望着那份古朴与宁静。

古村哀鸣，人走屋塌
“古村哀鸣，我闻其声。巨木将倾，谁还

其生？快快救之，我呼谁应！”令国务院参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发出如此

呼声的是位于山西晋城泽州的洞八岭村。

这是一座房屋上下畅通、户户贯通、院

院连通的古村落，具有全民防御特色和完

整的排水系统。据全球谢氏联谊总会名誉

会长谢小品介绍，洞八岭村是谢氏源头，是

周宣王为其元舅申伯(谢姓始祖)分封建造

的古谢城“活化石”。

然而，现在的洞八岭村却一片萧条，年

轻人都搬了出去，只有寥寥几个孤寡老人

还住在村里。由于没有人居住，村里 55%

的建筑物已然倒塌，坍塌的墙体、椽檐、门

匾触目惊心。

同样的遭遇也出现在山西宁武的王化

沟村。这个村子有着独特的居住形态，村

民把房子建在半山腰的悬崖绝壁上，整个

村子面向峡谷，房前只有一条走廊，仿佛

“天上人家”，因此有着中国“悬空村”之称。

但近半个世纪以来，王化沟村经历了

明显的“瘦身”。常住人口最多的时候能达

到 140多人，但目前村里只有 20 多人。

“三个儿子都出去打工在外结了婚，只有过

年的时候才回家待上几天。再过几年，村里

的老人过世了，就没人了。”63岁的村民王

虎生伤感地说。

“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传统村落和现代人居需求发生冲突，村落

的原始性、文化性正在逐步瓦解，濒临消

亡。”山西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教授霍耀中

说，传统村落的消失或破坏，毁掉的不仅仅

是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更重要的是其中

蕴含的丰富传统民俗：从宗族谱系到祭祀

礼仪，从婚丧嫁娶到饮食服饰，从乡规民约

到节庆民俗，不一而足。

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

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

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被誉为

中华民族的 DNA。“自 2000 年至 2010

年，我国自然村由 363万个锐减至 271万

个，10年间，减少了 90多万个自然村，其

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多年来，冯骥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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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为传统村落的保护而奔走呼吁。他介绍，

目前全国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

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古村落还剩下两三千座，而在

2005年这个数字是约 5000个。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玉坤表示，

当前古村落的保护很困难，因为它不是文

物，而是依然活着的古老社区，如今它正在

发生飞速的量减质变。正因如此，也有学

者感叹，保护一个古村落比保护故宫还难。

另一种担忧：商业利用与保护

如何平衡
事实上，传统村落的巨大价值正日渐

被人们知晓和重视。许多地方也在探索多

种保护模式，但与商用旅游等挂钩似乎成

为一种普遍性选择。

山西省晋城市皇城村位于太行、王屋

两山之间的沁河岸畔，是清代名相陈廷敬

故里。走上这里的标志性建筑———百尺山

河楼，眼下一边是明清时期留下的鳞次栉

比、别具特色的古建筑群，另一边则是崭新

的别墅式小洋楼。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皇城相府以这里

的古建筑群为载体，较完整地保留了原貌。

原来居住在村里的村民则被迁出，在附近

建了新村。据介绍，皇城相府属于对传统

村落博物馆式的展示，很多村民都可以回

古村工作，对皇城相府的记忆和感情得以

保留，与村落的关系也不会断绝。

然而，没有人居住的古村落还有“魂”吗？

后沟古村在 2005年成为中国民间文

化遗产抢救工程、古村落调查保护示范基

地之后，也开始了它的商业利用之路。山

西一家民营企业持 60%多的股份，榆次区

政府和后沟古村分别持股 20%多和 10%

多。要想进入这个有着 1000多年历史的

村子，首先要买 40元的门票。村子很整

洁，没有其他农村随处可见的垃圾和牲畜

粪便。为了增添村子的古风，这里新建了

豆腐坊、酒坊、香油坊和老醋坊等古作坊。

虽然这里大部分村民仍以种地为生，

但也有人经营起了农家乐。“一年能挣两

万多，比种地强多了。不少在外面打工的

人也纷纷回来了。”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为

了吸引游客，后沟古村打算继续增设新的

景点。“如果不搞旅游开发，没有钱，怎么

保护？”村支书张春贵说。然而，令人担忧的

是，更多新建景点是否会破坏村子的古风

古貌？

“商业利用可以改善村民生活，吸引外

出打工村民回流，商业资金也可对古村落

建筑进行维护。”霍耀中说，“然而，这只是

一种短暂的模式，只是保护了‘壳’，却没有

了‘核’。商业利用只是将古村落当成一种

产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古村落的文化

进行保护”。

更何况，有的传统村落过度开发，变成

开发商的“摇钱树”。只重视外表，忽视内

涵，随意新建、翻建古建筑，各类现代建筑

与乡土环境、历史风貌极不和谐。在经济

利益驱使下，一些古村街道两边开满商铺，

吆喝声此起彼伏，古朴宁静已然不再。

“适当开发有必要，但要有度。”冯骥才

认为，现在的古村落开发已成套路，首先是

找有资本的开发商，然后不经过专家论证也

不向当地百姓公示，完全按照商业营利的需

要制订方案，把古迹当景点，把遗产当卖点，

把无法当景点和卖点的文化遗产甩到一边，

最后是“腾笼换鸟”，迁走甚至迁空原住户，

使古村落失去活的记忆和生命。“套路化的

开发带来的必然是粗鄙化的旅游，同时使古

村落的文化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留住民族之根，融入新乡村文明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

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民族之根深深

地扎在农村。”冯骥才说，“无论从它的规

模、内涵还是价值来讲，中国古村落都是一

个最大的文化遗产”。无疑，传统村落真实

地反映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乡村经济和极富

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对于历史的传承，比文

字记载更准确、真实。然而，它又是极其脆

弱和不可再生的。

记者调查了解到，政府财政投入的不

足，是困扰传统村落保护的症结所在。要

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国家要下拨传统村落

抢救保护的专项资金外，还要提高地方政

府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规定地方各级财

政对古村落保护投入资金占本级财政支出

的最低比例。

冯骥才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

需要全民的自知、自觉、自省外，第一保护人

就是政府。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是看领

导者的文化意识，政府既可以成为文化遗产

最大的保护者，也可以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因

此，政府官员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对文化失

职，更不能失语，要有文化责任和眼光。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些村落消亡不

可避免，但那些具有价值的村落一定要保

护和保留。“城镇化不能摊大饼，不能盲目

发展，更不能裹挟新农村建设，而要与之相

得益彰，和谐发展。”张玉坤认为，只有在二

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实现双赢，也才有

利于古村落的保护。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乔晓光认

为，传统村落保护不能只有口号，要有“户

口本”，要对古村落的家底进行彻底的普

查，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目前，我国已经

启动了第一批共 646 个传统村落保护名

单，今年年内也将颁布第二批约 1000个

传统村落保护名单。

冯骥才认为，普查完后，要确定古村落

的发展规划，同时要避免类似城市的“规划

性破坏”。要考虑村落的历史形象、文化形

态和独特性，融入农村的建设中去。当然，

还要建设新的乡村文化生活，包括构筑现

代的文化设施、开发旅游等等，要统一考

虑，相互协调、不要对立，更不能“除旧更

新”。“古村落保护，应该是一个村一个方

法，绝对不能搞一刀切。”

“村落必须首先是人居住的环境，作为

聚落中的人也需要现代化生活和现代文

明。”霍耀中说，古村落的保护不仅是古建

筑的保护，更有其蕴含的乡土文化的传承

以及与现代文明融合演变，要在保护中重

构新乡村文明。“其实传统村落保护没有现

成模式可以套。我们应该采取‘有机修复’

的理念，既让村民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福

祉，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又要保护好古村

落建筑和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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